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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统计学特征可以成为经济发展速度和

进程的重要推动因素

大卫·E.布鲁姆

世界人口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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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人口决定命运”，即一个国家人口

的规模、增速和结构决定了该国长期的社会、经

济和政治结构。这句话突出了人口统计学特征在

塑造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复杂挑战和机会方面发挥

的作用，包括一些关系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挑战

和机会。

不过，如果说人口决定一切则不免夸张，因

为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人口统计学特征的轨迹

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都受到经济激励、政策和体制

改革，以及科技、文化规范和行为变化的影响。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人口结构转

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人口增长、生育率

和死亡率的变化，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相关变化。

人口增长

世界人口经过 5 万多年才达到 10 亿。自

1960 年以来，每隔 1至 2 个十年，世界人口就会

连续增长数十亿。1960 年，世界人口为 30 亿；

2000 年左右，世界人口达到 60 亿；联合国预计，

到 2037 年，世界人口将超过 90 亿。然而，世界

人口的增速正在不断放缓，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超过 2% 的年增速高峰降至当前的 1% 左右；而

到 2050 年，增速会继续降低一半。

从 1960 年至 2000 年，虽然全球人均收入增

长了 1倍多，人类预期寿命延长了 16 年，小学教

育已几乎在全球普及，但是人口的飞速增长却为

个人和公众带来了诸多严峻的挑战，例如对食物、

服装、住房、教育和基础设施的需求不断增加，

需要吸收相当数量的人从事生产性工作，环境保

护变得日益严峻。虽然相对而言，全球人口的爆

发式增长正在逐渐放缓，但是，世界人口每隔十

年的增量仍十分庞大，且人口基数越来越大。

从一定程度而言，早期对全球人口爆炸的担

忧目前已被对特定国家和地区人口迅猛增长的担

忧所替代（见本期《金融与发展》，“人口老龄化”）。

事实上，全球人口增速的整体放缓掩盖了一个事

实——就发展状况和地理区域来看，世界人口的

分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1950 年，被联合国归为欠发达的国家其人口

占世界人口的 68% ；而如今，该比例已升至 84%。

这个比例会继续攀升，因为据预计，在未来 30 年，

世界净增的近 20 亿人口几乎都将来自欠发达地

区。这令人忧心忡忡，因为和更为发达的地区相比，

欠发达地区往往在政治、社会、在经济和生态方

面更为脆弱。

就人口数量而言，拥有 14.4 亿人口的中国目

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次是印度，目前

拥有 13.8 亿人口。但是，到 21世纪 20 年代末，

印度将跃升为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人口预计将达

到 15 亿，高于中国 14.6 亿的人口峰值。尼日利亚

（预计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和巴

基斯坦目前已经跻身全球十大人口大国。2020—

2050 年，两国的人口将进一步激增。亚洲仍将成

为在世界人口中占比最高的地区，但这个比例将不

断下滑（将从当前的 60% 降至 2050 年的 54%）。

尽管全球人口仍持续增长，但是从 2020 年

至 2050 年，目前占世界人口 29% 的 61个国家

和地区的人口预计将出现负增长，其中降幅最大

（-23%）的国家预计为保加利亚（见本期《金融与

发展》，“东欧移民大潮”）。

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

人口规模和增长体现了死亡率、生育率和国

际移民的潜在影响。这三个因素的影响因国家而

异并且有助于解释各国在经济活动和运行方面的

重要差异，例如在实物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

积累、经济福祉与增长，以及贫困和不平等方面。

这些因素普遍受到经济冲击的影响，也可能

会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比如战争和治理危机的

爆发与结束。在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人口的增长

还与“人口过渡”这个现象有关，“人口过渡”指

的是从高死亡率向低死亡率的转变，以及相应的

出生率的变化。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的平均寿

命一般为 30 岁左右。但是，从 1950 年至 2020

年，人类的预期寿命从 46 岁延长至 73岁，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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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50 年，人类的预期寿命预计还将继续延长

4 年。此外，到 2050 年，至少有 91个国家和地

区的人口寿命预计将超过 80岁，这些国家和地区

的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占比届时将达到 39%。寿

命的延长是人类取得的巨大成就，它反映了整个

生命周期内，人类的生存前景（尤其是婴儿和儿

童的生存前景）得到了改善。

不同国家预期寿命的趋同趋势持续加强。例

如，1950 年，非洲和北美的预期人口寿命差距为

32 年；2000 年这个差距缩小至 24 年，目前已缩

小至 16 年。一直以来，不同国家在卫生方面的差

距不断缩小，而且预计未来也将保持这种趋势，

这反映了中低收入国家的收入和营养状况不断提

升，创新在医疗技术和机构中日益普及，同时国

际援助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育龄女性平均都会

生育 5 个孩子左右。而现如今，女性平均生育不

到 2.5 个孩子。这大体反映了如下事实：儿童抚

养成本持续上升（包括主要体现在女性工资里的

机会成本）、有效避孕渠道不断增多，以及人们

对收入的不安全感可能加剧。

生育率下降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很难夸大其

词。生育率的下降有助于减少很多女性生儿育女

的负担，同时增加了女性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中

的权能，并使女性能够更积极地加入有偿劳动力

市场。所有这些因素都强化了人们希望少生孩子

的倾向。

从 1970 年至 2020 年，全球各个国家的生育

率都在不断下降。在初始生育率高的国家，生育

率的下降往往更为明显，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人

口趋同。非洲和欧洲目前分别是生育率最高（4.3）

和最低（1.6）的地区。

如果人口的年龄结构显著偏向最佳生育年龄

的人口，那么在中短期，即便生育率只有 2.1，仍

能带来人口正增长，因为已生育的女性数量可以

抵消女性的低生育率而且有余。这个人口动态特

征被称为人口惯性，可以连同国际移民一起解释

为何即使生育率低于 2.1，仍有 69 个国家和地区

的人口保持增长。

国际移民也与人口增长相关。在一些国家，

移民效应非常重要，例如圭亚那、萨摩亚、汤加；

在过去 30 年，这些国家的净移民人口极其庞大。

巴林、卡塔尔和阿联酋的净移民率最高。在世界

十大人口大国中，美国的移民相对占比最高（2019

年为15%）。但是，对多数国家而言，国际移民还

不是人口结构变化的主导力量，因为全球 96% 以

上的人口目前居住在其出生国（见本期《金融与发

展》，“借助移民扭转乾坤？”）。

年龄结构动态

人口的年龄结构主要反映出其生育率和死亡

率的历史。在死亡率高的人口中，生存率的提高

往往多发生在儿童身上，因此这有效地催生了婴

儿潮。最终，由于人们意识到儿童生存率的提高，

生育率开始下降，同时理想的生育率也随着经济

的发展不断降低，因此生育潮逐渐结束。但是，

随着相对庞大的婴儿潮一代度过青春期，逐渐步

入成年，处于最佳工作年龄的人口比例增加，储

蓄开始上升。

这提高了经济体的人均产能，并为收入的快

速提升和脱贫打开了机会之窗。过去10 年间，全

球发生了诸多事件，从阿拉伯街头抗议到智利、

苏丹近期发生的大规模抗议，这些所有事件都显

示：未能为大量青年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的国家

很容易遭遇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

“人口红利”指的是年龄结构的变化刺激经

济增长的过程。当然，这取决于多个复杂因素，

在未来数十年内，相较于较发达地区，人口将更有利于欠发达
地区的经济福祉。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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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人口结构变化的本质和速度、劳动力和资本

市场的运作、宏观经济管理和贸易政策、治理以

及人力资本积累等。不过，人口红利模式可以解

释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既往经济运行方面存在的差

异（如东亚相对于拉丁美洲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并有助于识别国家形势是否有利于未来的

经济增长。例如，从 2020 年至 2030 年，尼泊尔、

约旦、不丹和斯威士兰预计将在劳动适龄人口与

非劳动适龄人口之比上实现全球最大增幅。

抚养比（即劳动适龄人口与非劳动适龄人口

之比的倒数）衡量的是除了支持自身之外，劳动

适龄人口在抚养非劳动适龄人口方面所面临的经

济压力。1990 年，在较发达的地区，该比例明显

低于欠发达地区（0.68 比 1.04）。

但是，到 2020 年，由于生育率下降和人口

老龄化的模式各不相同，在较发达地区，该比例

增至 0.70，而在欠发达地区，该比例降至 0.75。

到 2050 年，较发达地区的抚养比（0.89）预计将

高于欠发达地区的抚养比（0.77）。这种转变说明，

在未来数十年内，相较于较发达地区，人口将更

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福祉。在非洲的情况尤

其如此；预计到 2050 年，非洲将是唯一抚养比

降低的地区。

对于尚未经历显著人口结构转型的国家（如

乍得、中非共和国、索马里和塞拉利昂），促进

这种转变是他们的政策导向。这样的政策包括通

过投资提高婴儿和儿童存活率，例如扩大疫苗覆

盖率、提供更多人员配置充足且恰当的初级医疗

卫生服务渠道。

对于人口健康度和存活率双双提高的国家，

他们可以从推动生育率下降的政策中受益，这些

政策包括普及女童的教育，扩大获得有关生育健

康和计划生育服务的渠道。

对于拥有相对庞大的处于高收入、高储蓄生

命阶段的人口的国家，他们需要制定政策，获取

有利的人口特征所带来的潜在益处。这样的政策

包括支持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运作、

增加人力资本、建设基础设施、完善宏观经济管

理、审慎设计贸易政策，并提高治理能力。这些

都是比较理想的政策，而庞大的劳动适龄人口比

例会增加风险。

在一些国家，对上述各项政策进行投资可能

会带来挑战，因为相较于当今的一些发达国家，

当处于相同的人口阶段时，这些国家当前的实际

人均收入低于发达国家。

全球老龄化

随着人类寿命的不断延长、生育率的持续下

降以及大批人士步入老年，人口老龄化已成为 21

世纪最主要的人口趋势。如此庞大的人群步入 65

岁的门槛（传统老年人的年龄起点）是前所未有

的现象。我们预计，在未来 30—40 年，全球将

在现有 7亿多老年人口的基础上再增加 10 亿老年

人口。在老年人口中，85岁以上的老年人数增速

尤其明显，预计在未来 80 年内将超过 5 亿。这

一趋势十分重要，因为 85岁以上群体的需求和能

力往往与 65—84岁的群体存在显著差异。

尽管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经历人口老龄

化，但这一现象的进程却千差万别。日本目前是

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其 65岁及以上人

口的占比达到 28%，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3 倍。到

2050 年，29 个国家和地区的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

日本当前的水平。事实上，韩国的老年人口占比

最终将超过日本，达到前所未有的 38.1% 的水平。

日本目前也是年龄中位数最高的国家（48.4），其

年龄中位数是非洲（19.7）的两倍以上。但是，到

2050 年，若以相同标准衡量，韩国（2050 年的年

龄中位数为 56.5）预计也将超过日本（54.7）。

而在 30 年前，世界年轻人口（15—24 岁）

是老年人口的 3 倍以上。从当前开始的 30 年后，

上述这些年龄段的占比将大致相当。

按收入群体划分，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

将是目前的中等收入国家。这并不奇怪，因为这

些国家的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占比达到 74%。但

令人惊讶的是，在中等收入国家，老年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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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年人口中，85 岁以上的老年人数增速尤其明显，预计
在未来 80 年内将超过 5 亿。

的增速远远超过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此外，与

高收入国家相比，当老年人口占比达到相对较高

的水平时，当前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实际收入预计

将显著增加。这与当前普遍持有的发展中经济体

未富先老的观点恰好相反。

中等收入国家目前面临的挑战主要不是缺乏

足够的收入照顾老年人，而是如何通过完善的机

构和政策，以持续的资金投入提高老年人的经济

和社会安全感。人口老龄化正给全球敲响警钟。

对全球公共和私营政策制定者而言，人类寿命的

延长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个人的健康有关是其当

前面临的最突出的亟须解决的问题（见本期《金

融与发展》，“长寿且优质的生活”）。

经济学家们仍忧心忡忡，其中的原因包括劳

动力和资本短缺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下行压力，以

及由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通过将投资变现维持生

活而导致的资产价格下跌等。另一个严重的问题

与财政压力有关。由于癌症等慢性病的发病率和

患病率预计将进一步提高，与此有关的养老金债

务以及健康和长期看护成本也将提高，从而使政

府承受资金压力。然而，尽管老年人通过志愿者

工作和看护服务等卓有成效的非市场活动所创造

的价值经常被忽视，但却在不断增加，这在一定

程度上将有助于克服上述这些挑战。

由于世界从未出现过如此庞大的老年人群，

缺乏既往经验，我们共同的未来将面临更多的不

确定性。然而，以一切照旧的方式应对人口老龄

化挑战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可以采用多种措施缓解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带

来的压力。这些措施包括开展政策改革，以促进

财政可持续以及卫生和养老金融资代际公平。在

过去数十年，各国的法定退休年龄都保持相对稳

定（见本期《金融与发展》，“如何让人们体面地

老去”），但延长法定退休年龄也能缓解负担。鼓

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的税收激励也是一个长期政策

选择，但其对生育率的影响至今尚未得到证实。

其他方法包括，通过让民众进一步认识到体

育锻炼的好处并提供相应补贴等方法使医疗系统

增加对早期检测和疾病预防的重视。针对来自劳

动适龄人口相对较多地区的国际移民，降低对其

的体制和经济壁垒也能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

最后，技术创新也可能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影

响。此类创新中的两项为：推出新药减缓老龄化

进程及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发明和部署机器人

等辅助设备。推出家庭医疗新模式、改善公共交

通系统、设计城市布局、推出金融工具等体制创

新方法也在不断涌现。

人口变化的要义

自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以来，全球、地区和

国家的人口指标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未来数十年

内，同样显著的变化仍将上演。在全球人口现象中，

人口老龄化仍将取代人口增长，成为大家关注的

焦点。不过，这个现象及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已经

对有关经济福祉和发展的各种指标和决定因素产

生了重大影响，并仍将如此。然而，人口统计学

特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对个人和公共福祉的

影响也不会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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